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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前茅山宗小说之史传色彩探析 

段祖青

（江西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摘　要］宋前茅山宗小说带有鲜明的史传色彩，其主要体现在虚实相生之故事结撰、严谨规范之叙事模式、简洁凝练之语言
风格等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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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史传有着复杂的渊源关系，在很长的一
段历史时期内，文史不分，文学附丽史学，直至“战

国私家勃兴，史乘遂逐渐发生分流”［１］７３，小说才从

史乘中分流出来。作为“史之外乘”，“中国古代小

说不论是何种小说均受史传传统意识的影响”［２］５３，

这种史传传统意识也影响到茅山宗小说上，使之多

多少少洇染了史传色彩，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方面。

　　一　虚实相生之故事结撰

史传记载的虽是真人真事，但其中有史家的加

工，有时为了结撰故事的需要，往往虚实相生，只不

过大多以实为主，以虚为辅。茅山宗小说结撰故事

亦虚实相生，加之道教故事本来就虚实参半，其中

实的部分本有其事，虚的部分则既有传闻性质，也

有人为虚构，以致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

如陶弘景的《真诰》本来是记实事，然又存在大量虚

构。《周氏冥通记》有真实的人物周子良及真实的

时间，而他的梦幻故事则是虚构的。杜光庭编撰的

大量神异故事，明显是虚构的小说。然作者多以真

实地点、人物、事件为基础，并附以历史真实时间，

使得真实与虚构共生，虚虚实实，真假各半。又如

《道教灵验记》卷一《饶州开元观验》云：

饶州开元观，旧在湖水之北，去郭一二里，巨殿

层楼，回轩广厦。枕湖有水阁，松径有虚亭。松竹

森疏，花木秀茂。郡人避暑寻春，为一州胜赏之所。

其后道流既少，廊庑摧损，唯上清阁大殿斋堂三门

皆在，里中民庶多葬于观地之中，坛殿之外，尽为墟

墓矣。大中三年，郡中夜闻千万人声，如风雷之响。

及明，见开元殿阁门堂四十余间，移在湖水之南平

地之内，其所布列形势远近，殿阁相去，与旧观不

殊。太守上闻，请易其名额以旌神异。诏旨依旧为

开元观，只改上清阁为神运阁，别命崇修。远近归

心，争舍美利，遂加缮葺，观殿鼎新。记云：“所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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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资圣感

是也。”［３］８０２页上

饶州开元观及其地理环境，时间大中二年

（８４８），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第二天发现开元殿
阁门堂四十余间，移动到了湖水南面的平地内，而

且“殿阁相去，与旧观不殊”。如此神异的情节，完

全是出于作者的创造。结尾又交代：“太守上闻，请

易其名额以旌神异。诏旨依旧为开元观，只改上清

阁为神运阁，别命崇修。”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真实。

所以整个故事虽有些神奇，但总给人实有其事

之感。

《神仙感遇传》卷五《燕国公高骈》也是如此：

丞相燕国公高骈。乾符三年丙申八月，始筑罗

城雍门却敌，共三十二里。自西北凿地开清远江流

入东南，与青城江合流。复开西南壕，自阊门之南

至甘亭庙前，与大江相会，环城为固。其所板筑率

彭眉嘉蜀资简邛汉环畿赤之邑，八州十县丁夫以授

矩设版，六旬而毕。临邛县令陈沼领七县之力分得

金花街相如琴台旧所，凡有七台，各高丈余，中台尤

大，尽取其土，复浚其下，以为新壕。深且二十尺，

下值石板，广三四尺，长五六尺，厚尺余，二板相重，

势颇牢密。役者众力举之，既发，有烟焰五色直上，

高三尺许。于石穴中得石合方五寸余，金彩鲜莹，

若图才毕，合中银葫芦一，大如指。众夫籋攫争

夺，殴击捋拽，陈沼不能制伏，走状闻于燕公。公使

右厢版筑使侯虔按之，得葫芦石合金丹一粒。云有

七粒，醓斗之际，失去其六。公置葫芦于道场中，炷

香礼敬。来晨，丹砂七粒，红鲜异常，公尽吞服之。

命释争夺醓击及分窃丹砂者之夫，并仰放之，一无

所问。［３］９０１页中－页下

一开始就交代了故事人物———高骈，时间———

乾符三年丙申（８７６）八月，地点———罗城，故事经
过———筑城却敌，结果———获丹。除获丹结果带有

虚构的成分外，其它皆有据可查。燕国公高骈，晚唐

名将，两《唐书》有传。历史上的高骈相信神异之事，

“筑罗城雍门却敌”也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依据。据

《旧唐书·高骈传》载，高骈曾在南诏侵犯西南之时，

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观察等使，并因成都无垣墉

而“计每岁完葺之费，之以砖甓，雉堞由是完

坚”［４］４７０３。可以说这则故事的记叙是杂糅史料与虚

构。然作者完全把它当作真实的事情记载，让人不

得不信。无怪乎宋真宗读完《道教灵验记》后，肯定

其真实性，以为“其事显而要，其指实而详”［５］７３４。

即使是子虚乌有式人物，茅山宗也是虚实相

生。如《墉城集仙录》内的女仙绝大部分不是历史

真实人物，但杜光庭以为“神仙之事，焕乎无

隐”［５］７１７，所以在《＜墉城集仙录＞序》里，他不断强
调女仙实有：

《墉城集仙录》者，纪古今女子得道升仙之事

也。夫去俗登仙，超凡证道，驻隙马风灯之景，享庄

椿蟾桂之龄，变泡沫之姿，同金石之固，长生度世，

代有其人。绵历劫年，编载经诰，玄图秘，灿然可

观。……光于简册，无世无之。［５］７１７

也不以为自己是在虚构，而是以严谨的写史态

度给女仙作传，女仙犹如现实存在。如卷五《湘江

二妃》，湘江二妃为传说中尧之儿女。杜光庭首先

简单叙述两人成仙经过，然后用大量笔墨引经据典

考证娥皇、女英非尧二女，“或娶诸宫掖，或得于民

间，固非尧之女以娉于舜”。再考证“舜之号非谥

号”，“舜之为号亦自布衣而有，非是殁后之谥”等

等。类似一则严密的考证文字，似乎有意沿袭陶弘

景编纂《真诰》之法，把传奇人物写得实有其人，实

有其事。诚如胡适所言“用最谨严的方法来说鬼

话，虽不能改变鬼话的性质，倒也可以使一般读者

觉得方法这样谨严的人应该不至于说谎作

伪”［６］２６３。又如卷六《彭女》也是如此。文中“今彭

女山有礼拜石，有彭女五体肘膝拜痕及衣髻之迹，

深有仅寸。……元和丁酉岁（８１７）前进士湛贲立碑
以纪其事，《蜀纪》详载焉。……唐光化三年（９００）
庚申五月，有三鹤飞来共巢于彭女观桧树之上，巢

广六尺。刺史司空张琳其状闻于蜀主西平王，香灯

致醮，营修观宇。……画图上奏，下诏褒美，仍编入

《唐史》也”之类文字。写的有鼻子有眼，还有谁会

怀疑是在瞎掰乱造？杜光庭还专门创作了《川主大

王为鹤降醮彭女观词》，祈求“山寿鹤年，以奉龙图

凤历”［７］３０２页下。

另外，茅山宗在杜撰故事的过程中，还附带交

代了故事来源，以便使“虚”得可信，“实”得可据。

这点在杜光庭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神仙

感遇传》卷一《令狐绚》：

乙未 年 （僖 宗 乾 符 二 年 ８７５），闻 令 狐
之说。［３］８８４页下

卷三《何亮》：

信都先生冯君涓，尝召问其事。远近之人，亦

具道之，余得此说于信都先生焉。［３］８９５页上

同卷《薛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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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亦于信都先生得之矣。［３］８９５页中

又如《录异记》卷一：

晋州汾西令张文涣长官说此。［３］８５８页中

成都道士杨景昭说此。［３］８５８页中

卷二：

水部员外卢延让见太尉之孙，道其事。［３］８６２页中

《道教灵验记》卷二《青羊肆验》：

以其地卖与度支院官陈平，事乃丙申年（乾符

三年８７６）春也。余诣陈，访其地已有此宫，因问其
所以，陈为余道之。［３］８０６页下

卷三《均州白鹤观野火自灭验》：

乾符己亥岁（８７９），因游访灵迹，观亦俨然。有
老叟话兹灵应，尝纪其祥异，题于殿壁。［３］８１０页下

全部来源于他人的转述。甚至还有亲身之经

历，例如《录异记》卷八载乾宁三年丙辰（８９６），蜀
州刺吏、节度参谋、司徒李公师泰修葺房子，发现巨

冢，得钱数十枚，“督役者驰其二以白司徒，命使者

入青城云溪山居以示余”，让杜光庭鉴别真伪。又

如《道教灵验记》卷二《乐温三元观基验》，三元观

原本是宏丽非常，后来“古柏贞松、巨材嘉木皆被诛

斫，营使马述采伐尤甚”，以至于“榛芜荒秽，尊像摧

残”，杜光庭“劝诱邑人再为整葺，常伺贤儒上士，以

复胜迹灵墟尔”。卷一三《开州龙兴观钟验》：

开州龙兴观钟，七八千斤，未有钟楼，悬于殿上

而已。相传云：“州中有?之徒，遗失之物，争讼不

决之事，沉滞抑屈之情，焚香叩钟，立有明效。至有

囚徒刑狱，推鞠不得其实者，即入
#

请击钟，便可分

雪明白。”余顷驻泊观中，忽见官吏押领囚徒来于钟

前，焚香告誓，援槌将击之际，有人抑止之，更令取

款，如是数四，都不击钟，论讼已得其理矣。因问其

故，曰：“累有公案不诀者，请击此钟，击钟之后，旬

月之内，诬罔冤抑于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相党、

事有连累者，一年之中，无孑遗矣。有理被抑之人，

宛然无苦。”由是刑狱大小，无敢有欺，以钟为准的

也。云 安 白 鹤 观 钟 亦 类 于 此， 远 近

传焉。［３］８４６页上－页中

焚香叩钟能决案，离奇诡谲，但杜光庭亲历其

事，证据确凿，“非尽凿空也”。《云笈七签》卷一二

二收录的《道教灵验记》也有这样的故事：

青城绝顶上清宫，有天池焉。距宫之下东南十

步，深三尺，广亦如之。水常深尺许，滞雨不加，积

旱不减。每春游山致斋者，多则一二百人，少或三

五十人，饮用其水，亦无涸竭。经夏霖?，无人汲

水，水亦不溢。或人所?秽，立致竭焉。顷因游礼，

有府中健步一人，随余登山，令以鰕汲水，误投足于

其间，顷刻即涸。数月经雨，竟亦无水。余宿于上

清宫，焚香祈谢，一夕复旧矣。（《青城绝顶上清宫

天池验》六时水验附）

　　二　严谨规范之叙事模式

司马迁《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

之《离骚》”［８］５４，也正是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

之先河，真正确立了史传严谨规范之叙事模式，对

古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古代小说之一种，

茅山宗小说受史传叙事模式的影响较为明显。

先看命名方式，茅山宗小说多以“记”“传”命

名。如《周氏冥通记》《录异记》《道教灵验记》《神

仙感遇传》《王氏神仙传》等等，而且每篇之下几乎

都有以人名为主的小标题，这正是史传固定的命名

格式。如上表所示，１６种茅山宗小说中，以“记”命
名的８种，以“传”命名的３种，共１１种，占总数的
６９％，可见，采用史传命名方式较为普遍。值得注
意的是，以“记”命名的茅山宗小说侧重故事情节的

离奇怪异，较少人物形象的刻画。取名“传”的茅山

宗小说则描写现实人生的分量明显增多，较多关注

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篇章结构上，茅山宗小说与史传有着大体相

似或基本一致的叙述形式。史传特别是纪传体史

传如《史记》对于人物的生平介绍具有一定的体例。

据吴礼权分析，主要有姓名 ＋籍贯 ＋其它式、姓名
＋空＋其它式、身份＋姓名＋其它式三种类型。茅
山宗小说均有不同程度的沿袭。下面我们将依类

一一举例说明。

姓名＋籍贯＋其它式：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白起者，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史

记·白起王翦列传》）

《真诰》卷一对愕绿华的介绍：“愕绿华者，自

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人也。”《道教灵验记》卷

五《袁逢太一天尊验》：“袁逢，峡中人也。崇好至

道，尝于仙都观得太一天尊像，焚修奉事。”两者在

行文方式上基本上一致，均采用判断句式介绍人

物，先是姓名再是籍贯，之后就随意为之。

姓名＋空＋其它式：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史记·乐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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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

传》）

《神仙感遇传》卷一《谢贞》：“谢贞者，临邛工

人也，善圬墁而用意精确。”稍微变化为姓名＋身份
＋特长，而《录异记》卷二：“李特，字玄休，禀君之
后。”又《太平广记》卷二○引《仙传拾遗》介绍主人
公云：“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人。”中间加入

“字”或“名”，这种类型《史记》也有：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史记·樗

里子甘茂列传》）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

君。（《史记·汲郑列传》）

只是运用不普遍，所有没有单独列出，但这种

类型在茅山宗小说中却经常出现。

身份＋姓名＋其它式：
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

人。（《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史记·卫将军骠

骑列传》）

再来看《周氏冥通记》卷一对主人公的介绍：

“玄人周子良，字符騄，茅山陶隐居之弟子也。本豫

州汝南郡汝南县都乡吉迁里人，寓居丹阳建康西乡

清化里。”《墉城集仙录》卷二《三元冯夫人》：“三元

夫人者，姓冯，名双礼珠，乃上清高真也。”都是先亮

出身份，然后介绍姓名，非常类似。诸如上述这样

的例子，在茅山宗小说中俯拾皆是。几乎篇篇都有

这种族谱式的人物介绍，之后才叙述主人公的生平

事迹或者灵异故事，最后交代结果。这样一种模仿

史传的写作形式，有利于增强故事真实感。故事的

真实感不断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也随之不断提

高，在此之下，主人公的幻境奇遇之经历有了更为

合理的逻辑依托。

与史传类似，茅山宗小说还大量征引诗歌、辞

赋、歌谣、谚语等等，或作为情节本身，或为点

缀，如：

吴子如其言，引镜濡亳，自写其貌，下笔惟肖，

顷刻而毕。复自为赞兼诗二章，留遗玄真。为赞及

诗，未尝抒思，赞曰：“不材吴子，知命任真，志尚玄

素，心乐清贫，涉历群山，袺然一身，学未明道，形惟

保神，山水为家，形影为邻，布裘草带，鹿冠纱巾，饵

松饮泉，经蜀过秦，大道杳冥，吾师何人，瞩思下土，

思彼上宾，旷然无己，罔象惟亲。”诗曰：“终日草堂

间，清风常往还。耳无尘事扰，心有玩云闲。对酒

惟思月，餐松不厌山。时时吟内景，自合驻童颜。”

又曰：“此生此物当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对月卧

云如野鹿，时时买酒醉烟霞。”又云：“寂尔孤游，袺

然独立，饮木兰之坠露，衣鸟兽之落毛，不求利于人

间，绝卖名于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题罢，振衣理

策而去，莫知所在焉。［３］８８９页下

既有诗又有赞，赞见《全唐文》卷九二八，题为

《写真自赞》。诗收入《全唐诗》卷八五二，题《留观

中诗》二首。《太平广记》卷五五引《仙传拾遗·轩

辕弥明》还载有轩辕弥明与进士刘师服、校书郎侯

喜诗歌唱和，后二人携诗诣昌黎韩愈，遂为《石鼎联

句序》。不仅录诗，在《录异记》卷一叙说朱桃槌事

迹后，还附薛稷赞及《隐士朱桃槌茅茨赋》（薛稷赞

收录《全唐文》卷二七五题为《朱隐士图赞》，但未

见《隐士朱桃槌茅茨赋》，同书卷一六一收录《茅茨

赋》，作者为朱桃椎而非薛稷，文字也有差异），皆是

全文征引。歌谣、谚语也不少，如：“著青裙，入天

门，揖金母，拜木公。”［９］５又如：“王母谣曰：‘白云在

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王

答曰：‘余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

汝。’”［９］７谚曰：“昭潭无底橘洲浮。”［３］８７６页中等等，

体现了文备众体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也展露了作者

的才情。

史传大多是以人物为中心，以时间为序，纵向

展现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而不是横向展开讨论，

所以每传一人，每写一事，力求首尾贯通，又具全面

完整的结构特点。如《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

一开始对伍子胥的身世进行了简要介绍，包括其

父、兄，甚至“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

故其后世有名于楚”也有说明。接着叙述逃往吴国

原因及经过，并由此展开了伍子胥为复仇楚国而经

历的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故事，包括攻占楚都、鞭尸

楚王、战胜越国等等，终于报仇雪恨。最后交代了

伍子胥因伯谗言而为国自刎的结局。在《蒙恬列

传》中，也是首先介绍主人公家世身份，还有他的祖

父蒙骜、父亲蒙武以及弟弟蒙毅的事迹。接着叙述

蒙毅结怨赵高，直至赵高日夜进谗诽谤蒙氏兄弟，

导致兄弟二人被胡亥处死的整个过程，至此传记才

告结束。史传这种有头有尾，注重故事情节完整的

结构特点，在茅山宗小说中被普遍继承了下来。如

在《周氏冥通记》中，作者开篇就是：

玄人周子良，字符騄，茅山陶隐居之弟子也。

本豫州汝南郡汝南县都乡吉迁里人，寓居丹阳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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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清化里。世为胄族，江左有闻。晚叶雕流，沦

胥以瘁。祖文朗，举秀才，宋江夏王国左常侍。所

生父耀宗，小名金刚，文朗第五子，郡五官掾，别住

余姚，天监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所继伯父

耀旭，本州岛主簿、扬州议曹从事。母永嘉徐净光，

怀娠五月，梦一切仙室中圣皆起行，四面来绕己身，

乃以建武四年丁丑岁正月二日人定时生于余姚明

星里。期岁为姨宝光所摄养，同如母之义。子良幼

植端惠，立性和雅，家人未尝见其愠色。十岁随其

所养母还永嘉。［１０］１

在对主人公周子良做过简要而全面的介绍之

后，小说接着叙其拜师陶弘景、修道茅山之经过及

十八岁前的人生历程。然后详细整理了他人生最

后两年（１８－２０岁）的做梦记录，即天监十四年
（５１５）五月二十三日至翌年（５１６）七月二十三日服
食丹药去世，近１６个月（含闰月）的１０９条梦，几乎
都是关于他个人的事情。小说的叙述重点显然不

是横向对某一具体之梦作详尽叙述，而是重在纵向

展现其神乎其神的通灵过程。这些梦也不是随意

的连接组合，而是经过了作者的精心设计，从而使

得其叙述情节表现得完整而又曲折有致，与史传有

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在《神仙感遇传》中，这样的特点也得到

了充分具体体现。虽然整部小说是由７５则“丛残
小语”式的故事组成，但每则故事叙述清楚，感遇之

事完整无缺。如卷五《崔希真》，作者先以“会稽崔

希真”这种近似纪传体式的方式开头。然后叙述感

遇经过：严冬之日，崔希真“见负薪老叟立于门外雪

中”，崔怜悯，给他作大麦汤饼。而当时崔希真正张

绢“欲召画工为图，连阻冱寒，画工未至”，老叟见张

绢“依于壁”，于是“取几上笔墨，画一株枯松，一采

药道士，一鹿随之。落笔迅逸，画踪高古，迨非人世

所有”，喝完汤后，老叟致谢而去。然后又载崔希真

遇“鉴古图画者”鉴别老叟之画，原来是葛洪之子葛

三郎所画。最后还补充了咸通初年，崔生入长安于

灞桥“遇鬻蔬者，状貌与叟相类”之事，并借蔬者之

口交代了老叟“负辕而去，不知所之”之结局。整个

故事环环相扣，结局交代清楚明白。

茅山宗小说在篇章结构上采用史传叙事模式，

还体现在它的结尾方式上。史传结尾有一个突出

特点，就是史官常常将自己置身事外，采取第三人

称全知视角对所写人物或所载之事进行事后诸葛

亮式的评论或叙述。如“太史公曰”（《史记》），“赞

曰”（《汉书》《后汉书》），“评曰”（《三国志》）等等。

这种形式在茅山宗小说中也时有运用，只是略有变

化而已。试看《道教灵验记》卷二《刘将军取东明

观土验》结尾：

余按道科，凡故意凌毁大道及福地灵坛，殃流

三世，今刘生以陪填首谢，罪止一身，得不为

戒耶。［３］８０７页下

刘将军取东明观土大修第宅，被夺十二年禄

命。故事结尾作者以“余按”起始对所录之事加以

评论，总结故事。《墉城集仙录·紫薇王夫人》也是

如此：“按夫人以服术为序者，亦欲历申劝戒，学仙

岂独于饵术而己，才丰词丽，学优理博，浩浩然若巨

海之长波，连山之迭岫也。然所戒弥切，所陈弥当，

得不师而禀之、铭而佩之。诱善之功千古不泯，何

至 真 之 属 念 如 是 耶！何 至 圣 之 悯 物 如 是

耶！”［１１］１８２页下又《神仙感遇传》卷四《虬须客》文末：

“乃知真人之兴，乃天受也，岂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

乱者哉！”省略了史传“太史公曰”那样的所谓“评

赞发端语”，直接就故事进行总结性质的评论。同

卷《任公瑾》中同样如此：“大都黄白之事，非寻常

之人所可妄学也，或得之者，必为祸胎，验于古今，

斯证多矣。君子慕道，所宜戒之。”告诫世人切勿轻

易烧炼黄白，有一种教化劝世的味道。另外《录异

记》卷八结尾高度赞扬蜀州刺吏、节度参谋、司徒李

公师泰 “不发古冢，不贪金钱，亦古贤之高

鉴”［３］８８１页上，并连用两个美哉美哉收束全篇，具有鲜

明的情感倾向。这类隐藏了具体标志的议论，茅山

宗小说中还有不少，此不赘述。

　　三　简洁凝练之语言风格

晋人张辅认为班固烦省不敌司马迁，理由是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１２］１６４０。司马迁以五

十万言历载上古黄帝至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历史，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１３］２７３５，语言简洁凝练程度可想而知。茅山宗小

说在语言风格上与史传有着相同的追求，他们大多

笔墨简洁，如《录异记》卷八“墓”下记载古代盗墓：

尝入一眆，自埏道直下三十余尺得一石门，以

物开之，门内箭出不已，如是百余发不复有箭矣。

遂以物撞开之，一盗先入，俄为轮剑所中，倒死于

地。门内十余木人周转运剑，其疾如风，势不可近。

盗以木横拒之，机关遂定。尽拔去其刃，亦不复能

４６



段祖青：宋前茅山宗小说之史传色彩探析

转。因至其中，但见帐幄俨然，褥舒展，遍于座上。

有漆灯甚明，木偶人与姬妾皆偶。去地丈余有皮裹

棺柩，铁索悬挂焉。即以木撞之，才动其棺，即有砂

流下如水，逡巡不可止，流溢四面，奔驰出门，砂已

深二尺余，良久视之，砂满眆内，不可复入，竟不知

何人之墓矣。［３］８８０页中

仅用 ２３０个字，就形象地再现了整个盗墓经
过。对于墓室结构、随葬品等也进行了简单描述。

造句凝练，几乎看不到繁冗的渲染与多余的描绘。

又如《神仙感遇传》卷三中的何亮遇道士：

何亮者，商山东阴驿厅子也。执役二十年，尝

谦谨自持，不敢违怠。忽一日寒，其雨雪交至，道绝

行旅。有一道士，冒雨而至，衣装皆湿。历诣诸店，

皆闭门不容。亮见而哀之，延就驿廊下，炽火设食

以待之。一夕而行去，将踌躇曰：“荷君此恩，不可

无报。”因壶中取丹一粒，令吞之。谓曰：“大期内可

以无疾矣。”言讫而去。［３］８９４页下－８９５页上

作者以一百余字的篇幅，把故事来龙去脉清

楚、完整地呈现出来，不拖泥带水。何亮仁爱善良、

道士有恩必报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完美展现，与其它

诸店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可谓惜字

如金。

当然，茅山宗小说最简洁凝练的文字莫过于人

物刻画，基本上是三言两语，绝无冗言赘词。如愕

绿华“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颜色绝整”［１４］１。又如

《周氏冥通记》卷三［１０］１３１－１３２开篇描写的七位神真：

一人姓周，著玄华冠，服绿毛帔、丹霄飞裳，佩

流金铃。（陶注：年可五十许，《真诰》有。侍者四

人，执黄毛节）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帔，佩流金铃。

（陶注：年可四十许，《真诰》有。侍者四人，执绿

毛节。）

一人姓茅，著远游冠、玄毛帔、紫锦衣，佩流金

铃。（陶注：年可六十许，《真诰》有。侍者三人，执

玄毛节，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帔、玄绣衣，佩玉

铃。（陶注：年可六十许，《真诰》有。侍者二人，无

所执。）

一人姓周，著华盖冠，服云锦衣，佩玉铃。（陶

注：年四十余，《真诰》云名太宾，侍者五人，执紫

毛节。）

一人姓司马，著芙蓉冠，服素羽帔、紫锦衣，佩

玉铃。（陶注：年四十许，《真诰》有。侍者二人，执

青毛节。）

一人则乐丞，公服如前。（陶注：侍者五人，《真

诰》有。凡此前衣服，并丞后见诰令识之。）

又如《张殖》中的天女“著绣履、绣衣、大冠，佩

剑”［９］１６２；《邵 图》中 的 三 位 道 流 “携 筐 掇

蔬”［３］８８８页下；希道樱杖
"

笠，“鹤貌高古，异诸其

侪”［３］８８３页下；王道珂“每入双流市，货符卜得钱，须

吃酒至醉方归”［３］８３５页中等等。作者只是寥寥几笔，

点到为止，却个性突出，传神有趣，人物形象呼之欲

出，极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深刻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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